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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:“德国的欧洲”还是“欧洲的德国”这一缠绕欧洲时局百余年的“德

国问题”，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起什么影响？今天“德国问题”是否又重新冒

头？德国在欧盟中“一国独大”意味着什么？德国的战略定位已是欧盟兴衰和欧

债危机能否解脱的关键。 

本文作者伍贻康教授，是中国欧盟研究会会长、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、上

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。 

 

“德国问题”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 
伍贻康 

 

一、问题的提出 

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德国“第四帝国”论又在欧洲媒体上重

新浮现 1。这种“德国威胁”论、“德国控制”论的老调重弹，是否意

味“德国的欧洲”借尸还魂，“德国问题”又重新困扰欧洲呢，还仅

是牵强附会，制造猎奇，吸人眼球而已？ 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德国重新统一后，欧洲内部力量对比确实发

生变化，天平重心向德国倾斜，近年来德国经济“一国独大”更显突

出 2。联系到欧盟体制构造、欧元设计，以及德国日益试图使欧盟一

体化按德国的利益和设想，按“德国模式”进行变革种种表现，早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见英国《每日邮报》2011 年 8 月 17 日题为“崛起的第四帝国：德国如何利用金融危机征服欧洲”。 
2 2010 年德国在欧元区和欧盟 GDP 总量中分别占据 26.8%和 20.2%，见欧洲蓝皮书《欧洲发展报告（2010
－2011）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1 年 3 月版，第 29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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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“欧洲的德国”已走样的议论，看来这类“德国的欧洲”论调并

非空穴来风。 

但是，战后欧洲一体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又公告世人：正是妥善解

决了是“德国的欧洲”还是“欧洲的德国”这一缠绕欧洲近百年对时

局走向的“德国问题”，欧洲一体化才从理想变成现实，并为欧洲赢

得了和平、安全、稳定和繁荣昌盛；正是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从经济

和政治各个方面融合于欧洲，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得益者，德国已

离不开欧洲，欧洲也离不开德国，相辅相成，相得益彰。 

然而，当前一种新形式新涵义的“德国问题”重新冒头，究竟对

欧洲一体化意味着什么？对欧盟的兴衰又有什么影响？值得我们深

入关注研究。 

二、历史的回顾 

自 1870 年德国统一以来，德国的强盛及其政策动向一直像个可

怕的幽灵在欧洲窜闯，德国的兴败往往左右甚至改变了欧洲局势的走

向和格局。 

“德国的欧洲”显示了德国称霸欧洲，一心要统治欧洲的野心，

为此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，使欧洲山河破碎民困国贫，欧洲因此加

速走向衰落，丧失了持续几百年傲踞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地位。 

痛定思痛，二次大战后欧洲国家首先是西欧决心探索走上欧洲联

合道路，通过联合自强，摆脱了恶性竞争自相残杀的怪圈；从煤钢联

营到欧洲联盟的创建，摸索和逐步构建了欧洲一体化这一欧洲国家经

济、政治和安全等全面协调合作的国家联盟崭新的体制机制，实现了

区域共同治理这一独一无二创新的政治经济模式。在欧洲一体化体制

模式的框架下，把德国拴住在并融入到欧洲一体化中，使德国名副其

实成为了“欧洲的德国”。欧洲一体化不仅使支离破碎的欧洲很快复

兴，也使战败后的德国迅速摘帽并兴盛统一；这就是说，在妥善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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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“欧洲问题”的同时，一并解决了令欧洲战乱不断的特大麻烦“德

国问题”，即把“德国问题”融入于“欧洲问题”，两者一并妥善解决，

这是一条盛载史册，了不起的成功的给人启示的历史经验。 

然而，时代在前进，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料变化得快，旧的问题解

决了，还会出现新的问题。上世纪刚踏进 90 年代就发生了柏林墙倒

塌，使德国重新统一迅即又提上了日程。重新统一的大德国又像幽灵

一样重现，一度使欧洲警惕和惊恐不安。在阻止统一无效后，欧洲几

个大国领导人明智地协商一致设法用加紧深化欧洲一体化方式，通过

条约和体制创制欧元，进一步把统一的德国紧紧拴住在欧洲联盟中，

使还没冒头的“德国问题”再次消解；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中存在正

负效应，但它在成员国中人口、经济占比特大，并随之引伸出政治影

响力问题，既是现实也是无法抹杀的潜在隐患。 

当然，当代的德国绝非历史上的德国。德国通过半个世纪的欧洲

一体化已深深融合进欧洲大家庭中，战败的德国已成了欧共体—欧盟

完全平等的一员，尤其通过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一直起

着核心主导作用，早在欧共体时期德国在经济上已是老大，从共同市

场、经贸一体化、统一大市场、单一货币……中德国一贯是获利最多，

德国对欧共体——欧盟的转移支付的财政贡献也一直最大，欧共体—

—欧盟在海外市场和投资中德国也一直居领先地位。而且随着一体化

体制改革，德国在一体化的决策和贯彻执行中的分量也随之增大，德

国的种种影响力明显在增强中。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占据显

赫的地位和作用，显然是很引人注目并日益突出的。 

不过，从总体上说，从发展观点看，德国在经济、政治、安全、

社会方方面面都大大得益于欧洲一体化，德国的发展强盛主要都依赖

于欧洲一体化，德国的兴衰无法与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割断，已形成唇

齿相依、休戚相关的紧密而有机的关系，这是欧洲新的现实。 



4 
 

三、欧洲当前时局和矛盾的纠结 

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国际形势急剧变幻，最大特点是东兴西衰，

东亚的复兴，世界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，国际格局多极化和

力量均衡发展趋势明显。在这动荡激变的年代里，欧洲时运多艰，矛

盾丛生，荆棘载途，危机频发。有学者把欧盟列为“失势”力量，更

有断言欧洲在国际舞台上有“边缘化”趋势。力量的兴衰和重组有种

种不同的评议，但从大局、总体、实质上综合衡量，国际格局发展趋

势将使美、欧、东亚（以中国为代表）三足鼎立态势基本确立，在今

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，欧洲无疑还是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主体力量之

一。 

欧洲在当前这场战后最严重的金融——经济危机中，受冲击强

烈，遭到伤筋动骨的伤害。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恶性蔓延，危

及欧盟顶梁柱——欧元的命运，充分表明欧元区经济和金融的脆弱

性，暴露了一体化在应对危机中存在严重缺陷和制约。通观全球，主

权债务问题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相当普遍，债务危机表现带

有全球性质，严重程度也绝非仅在欧洲。 

问题出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和欧元区主权国家联合体

内，成员国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，且欧元区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统

一的货币政策，但相应的财政政策不仅没有统一，而且协调很不易。

这种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的欧元区货币财经状况，由于财政经济政策

的协调相当困难，在应对危机特别是当前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时，债

务国受到诸多严格约束和制约，政策调整缺少灵活性，丧失运用惯常

应付这类危机的办法手段：货币贬值、加印钞票。欧元区国家这一职

能的缺失，导致债务国困难加重，无法周转调节以自救，彻底暴露债

务沉重并危急的国家走投无路的困境，只能公开乞求欧盟国家等国际

援助，致使欧洲危机超越当事国，成为严重的欧元区、欧盟和国际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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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危急问题了。 

问题还在于，欧洲危机出现多米诺效应，从希腊开始，随之爱尔

兰、葡萄牙，现已危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，甚至传言会冲击

到法国。欧元区严重债务国所需国际救助资金从开始的数十亿、上百

亿，半年不到急升至上千亿、几千亿欧元，目前已达上万亿之巨。欧

洲危机这种恶性膨胀态势，还受到别有用心虚实并举的煽风点火、火

上加油的助推渲染，致使欧洲危机完全超越国别界限，成了一体化以

来最最严重的一场大危机。 

祸不单行，当前欧洲问题成堆，矛盾纠结严重，使解救欧洲危机

更趋复杂化和困难重重。21 世纪欧盟制宪进程受阻，《里斯本条约》

在追求制宪目标上打了折扣，就是国家主权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干扰

所致；金融—经济危机使欧洲经济更陷萎靡不振境地，这更激化自私

自利自顾自的国家利己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抬头，民族国家的顽固劣

根性发酵，德国也概莫能外，成了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抗危机的大敌。

更为严重的还在，依据德国一贯坚持的欧元区既定规则，债务严重国

家当务之急是紧缩政府开支，降低财政赤字，这导致高福利的种种削

减，不仅社会矛盾激化，消费不振，更使社会秩序不稳，经济恢复增

长乏力。因此，债务沉重——紧缩财政——削减福利——消费不振—

—经济衰退，这种恶性循环陷重债务国于进退两难的困境，进而加剧

了欧元区的信心和信任危机。 

目前，欧元区国家陷经济危机、债务危机、银行金融危机、社会

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交错感染，内外交困矛盾纠结，凝聚力趋松弛，

欧盟一体化正处在前所未有最危难时刻，犹如大祸临头，无可药救。

由此，欧元区分裂、欧元崩盘消亡、欧盟散伙……种种评论不胫而走，

一时间似乎欧洲一体化即将天崩地裂了。 

解救欧洲危机既有燃眉之急筹措发放救援资金问题，更有标本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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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从根本上补救、完善和深化欧盟一体化问题。无论是前者或后者，

人们都聚焦一体化核心主导法德轴心是解脱危机的责任担当者，尤其

是欧盟财经老大富有的德国，凭其综合实力权重显著加大，众望期待，

责无旁贷。德国对于欧洲危机的评判及其对策态度，俨然成了危机能

否解救甚至欧元区兴衰存亡的关键，著名国际金融家索罗斯直言不

讳：“唯有德国能够扭转欧洲瓦解的趋势”，“德国肩负着决定欧洲未

来的责任”3。 

然而，德国默克尔政府所持对策一再受到非议，德国国内在如何

对待欧洲危机，对待欧盟一体化上出现分歧，一种新形式新涵义的“德

国问题”冒头，使得德国解救欧债危机问题更加复杂化，使得欧洲一

体化走向更加复杂化，影响到欧元区和欧盟的兴衰；因此，德国真正

的战略定位，德国大政方针的走向，是值得探究的现实重大问题。 

四、德国的战略定位成为欧盟兴衰的关键 

世界正处在剧烈大变革中，德国也在变。尽管欧洲一体化带给德

国使其用战争都得不到的几乎一切追求，但在世事变迁中，德国也产

生了种种新的挑战；一个大问题是，代际更替使德国面临新的挑战，

新的抉择，这把德国推向关键十字路口：德国将走怎样的道路？德国

国家战略的标杆是什么？一句话德国需要怎样的德国？需要怎样的

欧洲？这就是德国的战略定位问题。 

欧洲一体化是对民族主义、国家主权的一种超越，在推进欧洲一

体化进程中民族主义、国家利益至上往往成为一体化的阻力。当今欧

洲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，国家主义回潮的倾向，从欧盟制宪受阻中已

有显现，欧洲经济不景气，欧债危机愈演愈烈，使这一倾向更多显现，

德国也不例外。舆论有评说：欧洲正在“滑向一种苍白的民族主义”4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索罗斯 2011 年 8 月 11 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文章，参见新华社《参考资料》2011 年 8 月 19 日，

第 15、16 页。 
4 见[英]《金融时报》2010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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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是欧洲一体化主要倡导者和坚定推进者，但代际更替显示部分战

后出生的年青德国人包括精英在内，思维方式和认识判断已和老一代

有很多差别，他们缺乏历史对比视野，缺乏历史惨痛教训的感性认知，

没有历史包袱，对得来不易的和平和一体化成果看作理所当然，存在

对欧洲一体化的冷漠、厌倦和不信任， 在德国精英层中就有认为现

在“欧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”，认为从阿登纳到科尔致力于把

德国“融入到欧洲同一性中”，“现在这种尝试结束了”5。在德国出

现欧洲一体化动力弱化的令人担忧的现象，尤其在经济困境中利己主

义膨胀，把国家甚至小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共同利益之上，打小算盘，

鼠目寸光自顾自，反对“支付转移”，对解救欧债危机，为重债务国

“埋单”强烈不满，要求恢复德国马克，退出欧元区的人在增多，有

民意测验中，3/4 德国人反对向希腊进一步救助，过半数德国人留恋

并想恢复德国马克，进而上升到对默克尔政府的不满，以至在德国如

何对待欧盟一体化显现分歧。这些在民意调查、执政内部争论和地方

选举中已显著反映出来，对默克尔政府的决策形成巨大压力，成了掣

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默克尔总理在危机解救机制的政策态度上谨慎

犹豫、优柔寡断。但是在另一方面，默克尔的政策又受到行动迟缓、

错失良机的指责，批评她应对危机的政策“处在核心地位的，不再是

欧洲人的共同命运，而是国家利益的平衡”，抨击她的政策是“出于

短视的本国利益”6，甚至前总理科尔认为默克尔的危机应对政策是

“在毁坏欧洲”，德国内外舆论要求默克尔总理应在捍卫并推进欧盟

一体化方面“承担起责任”，要求德国在解救欧债危机中“发挥领导

作用”，“引领欧洲走向共同的未来”7。显而易见，在当前德国出现

大政方针的分歧和争论，默克尔处在夹板中，左右为难不讨好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[德国]《明镜》周刊网站，2011 年 7 月 17 日 
6 [德]《明镜》周刊，2011 年 6 月 21 日 
7 [德]《明镜》周刊，2011 年 6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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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德国政府解救欧债危机的对策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战略决

策，存在两种抉择：是坚持战后以来一贯积极推进欧洲联合，把德国

利益融入欧洲，以一体化事业为重，继续走来之不易的道路，还是屈

服于民族主义回潮和民粹主义，以狭隘国家利益至上，德国自我为中

心作决策标杆。历史和当前国际格局都证明前者是拥有未来的光明大

道，而后者必将毁灭欧洲。形势紧迫，事关重大不得含糊，德国必须

作出历史性抉择。 

欧盟一体化目前正处在自创始以来最危急最危险的时刻，德国的

国家定位和战略决策处在新十字路口，欧债危机能否解脱，欧元区和

欧盟的兴衰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动向。如果

按某些人意愿要德国在危机中以自我为中心抽身自保，这对欧债危机

无疑是釜底抽薪，必将引来决堤灾难。现实是欧洲一体化面临新形势、

新问题，呼唤德国必须为“欧洲的德国”更新并充实内容，赋予新的

涵义，担负起更大责任。从默克尔争取内政与外援最佳平衡点，沉稳

地逐步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及其言行趋势分析来看，笔者认为默克尔在

战略抉择上已经理性而明确的选择了前者。她正与法国萨科奇总统一

起，联手加固法德轴心，加强团结协调，在维护欧盟一体化和欧元区

整体利益基础上，尽一切可能解救欧债危机，“采取一切手段在政治

上维护欧元区的完整”8，筹划较稳妥地把短期应急救助和中长期标

本兼治有效结合，制订综合治理和系统克服危机的行动方案。 

事实表明，欧盟一体化的德国印记在加强，德国在欧元区和欧盟

中的隐性主导能力、引领作用在加强，德国在欧元区和欧盟中的权重

日益增大，法德轴心在相当长时期里还在继续发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

主导作用，不过法德轴心正在向德法轴心演变并逐渐显性化。当前欧

债危机的解救充分表明，欧洲人期待的不是法国和萨科奇，而是聚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[德]《世界报》网站 2011 年 9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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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国，急迫期盼默克尔来克服欧盟“领导危机”，担当起重任，发挥

领导作用。但这是否意味“德国的欧洲”又复活了？不，决不可能。

时代和欧盟体制已经不允许德国称霸欧洲，不允许出现“第四帝国”。

欧盟体制拒绝霸权并制约霸权；而且国际霸权在当今时代业已弱化，

更遑论欧洲，原来涵义的“德国的欧洲”已扫进历史垃圾。但是，德

国兴盛强大，尤其是欧盟力量结构中德国一国独大日益明显，德国模

式和德国规制机制的影响力在加强和扩散，人们有理由提出“德国版

的欧洲”是否可能出现？按德国的意愿和价值观塑造欧盟一体化是否

会成为现实？德国的独大是否会遭到法英意等国的忌恨，并使欧盟、

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畏惧和担忧？从而引致欧盟内部新的矛盾和新的

力量组合。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研究。正因为如此，“欧洲的德国”

还是“德国的欧洲”这个“德国问题”，以变种的形式程度不同地仍

将在欧洲继续存在。当然，本文前述已断言这不会是原来意义上的“德

国问题”和“德国的欧洲”，当代“德国问题”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已

大大改变了。说到底，我认为对于德国模式、德国理念、德国价值观

在借助德国综合实力强盛的态势下，其影响力不容低估。就此而论，

从反面证明，欧洲及其均衡、制约原则和成系统的体制和规制对于欧

洲是绝对不可缺乏的，是拴住和制约德国的杀手锏，是欧洲和平与安

全的可靠保障。进一步联系到世界格局中区域化特征已经并必将日益

加强，可以断言，欧元区不能垮，欧洲更不能散伙；否则，欧洲必将

大乱，世界也会不安宁了。 

历史和现实已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证明，德国不能没有欧盟和欧

元，这是德国兴盛之根；欧元区、欧盟更不能没有德国。“欧洲的德

国”必须与时俱进，德国不仅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，也是欧元区、欧

盟一体化、欧洲共同治理的领头羊和中流砥柱，当前更是欧债危机能

否解脱，欧元区兴衰存亡最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和力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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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而言之，对德国和欧洲而言，德国正确的战略定位及其勇挑重

任，对于克服欧洲种种危机，维护和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都事关重大，

是德国和欧洲发展的钥匙，是德国和欧洲未来命运之所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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